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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本期栏目重点关注“全球华语社区”。
在当今的语言研究，特别是涉及台港澳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语言的时候，“华语”已经成

为一个有相当使用频率的词，而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全球华语社区”等。我们认为，在当今全
球化和汉语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背景下，华语及相关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
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内涵，同时也非常切合当今面向国际推广的汉语研究的实际需求。
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作为一个严格的学

术概念，华语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对此人们显然还没有形成共识，这一点仅从一些学术论文的
英文对译形式就可以看出来。有人把华语译为 ＨＵＡＹＵ或 Ｈｕａｙｕ，这显然是着眼于一个新
概念而造的新词；而更多的人却沿用了旧有的称名，如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等。
我们认为，在全球华语社区视野和框架下的语言研究，至少应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以及语言实体的华语研究；二是华语社区下各个子社区语言（如台湾华
语、香港华语、新加坡华语）共时及历时层面的研究；三是各子社区语言之间的差异、交流与融
合研究。上述每一个方面下，都包含更多具体的问题，而除语言本体外，还包括语言应用、语言
教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所以，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内涵巨大，前景广阔，我们对此充满
期待。
本专题选编的３篇论文，如同滔滔华语之水中的３朵浪花，它们虽然不大，却大致代表了

３个不同的方面。拙作《从“华人社区”到“全球华语社区”》比较务“虚”，简单叙述了全球华语
社区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和理论背景，以及对相关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可以视为第一方面研
究的一块引玉之砖；山东大学盛玉麒教授的《香港社区词与当代汉语流通词汇交集研究》可以
看作上述第三个方面研究的一个尝试和示范，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前做过不少，但是仍然还有
非常大的挖掘空间，值得花大气力去做；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田小琳教授的《香港中文教育面
临的重要抉择》则大致可以归属于第二个方面，作者站在相当的高度，全面审视香港的中文／华
语教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意见和建议，而同样的问题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其他华语子
社区，因此这些意见和建议有很大的普遍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题，引起学界更多同仁对华语以及全球华语社区相关问题的关注，希

望有更多的人就相关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从“华人社区”到“全球华语社区”
———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观念的演进＊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在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中，人们用“华人社区”来指称整个以及各个不同的华

语地区，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由此反映了观察视角的更新，以及某些观念的

转换，也给相关研究带来较为明显的促进和提高；在以后的研究中，又有人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

理论，提出“全球华语社区”这一新概念，则又把相关研究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下，使之更具理论色

彩，同时也更具可操作性，是相关研究的又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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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华人社区”到“社区词”
“社区”本来是一个社会学术语，社会学家把

它描述为由若干个社会群体在一定地域内所构成

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１］［ｐ．１６０］大多数社会学
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大致都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
域和共同关系这样三个特征。［２］在两岸四地语言
差异对比研究中，张维耿较早地使用了“社区”的
概念，他说：“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华人聚居的地区，

最集中的除我国本土（包括大陆地区、台湾省地
区、港澳地区），还有新加坡的华人区，印度尼西亚
的华人区，马来西亚的华人区，泰国的华人区、美
国的唐人街区等。这些地区的华人在内部交际时
使用华语（尽管是带方言色彩的华语或者就是某
种汉语方言），多数地区还有自己的华文报纸和华
文书刊。上述华人聚居之地，有自己内部使用的
口头语和书而语，我们把它统称为华人社区。”［３］

这是作为总称的华人社区，而更多的人则是
着眼于“分”，即为了研究的便利而对华人社区作
进一步的划分，比如有人认为“大陆、台湾、香港、

澳门是四个主要的华人社区”。［４］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很多人都由此来考察和
分析各地语言之间的差异与融合，如邵敬敏、吴立
红《香港社区英文词语夹用现象剖析》（《语言文字
应用》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等。

在此基础上，香港学者田小琳于１９９３年提出
了“社区词”概念，［５］她的立论基础是：“使用汉语
的人群，并非生活在一致的社会形态内。如果划
分一下，中国内地是最大的社区，还有台湾省、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以外的，还
有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华人社区。由于社会背景不
同，就会有一些社区词在不同的社区流通。”［６］关
于社区词的内涵和外延，她说：“它的内涵是指由
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
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
差异，而产生的适应本社会区域的词语。社区词
语的外延主要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
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海外华人社区范围
很广，比如东南亚华人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欧洲
华人社区等。”［７］在田小琳的观念中，社区词是与
外来词、古语词和方言词等并列的词汇新类聚和
新品种。

然而，田氏自己多次提到，她所说的社区词是
“社会区域词”的减省形式，即她主要只是着眼并
强调“社会区域”这一点，而没有从社会语言学的
角度进行阐释和说明，因此这里以及上文提到的
社区与下文将要讨论的作为社会语言学概念的言

语社区还是有区别的。

在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中引进社会

学的社区概念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具体来说则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及其关系。

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本质上是共性基础

上的个性研究以及个性基础上的共性研究，用社
区及社区语言的概念，可以给各地语言一个非常
恰当的定位，而有了准确的定位之后，各个比较对
象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更为明确、更加显豁了。

第二，有利于进一步发现和解释造成各地语
言差异的原因。在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
中，对各地语言差异造成原因的解释和说明一直
是一个重点，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就某一个或几个
具体问题来考虑和说明的，这样在某一个或几个
点上可能比较全面，甚至比较深入，但是在全局的
把握上可能就有一定的不足，而建立了社区及社
区语言的概念，自然有助于全面考察和把握造成
各地语言差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

第三，有利于进行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虽然
语言学家很早就把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借入语言

研究领域，从布龙菲尔德到拉波夫都进行过探究
和表述，但是对相关成果的系统引进以及用之于
汉语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所以，无论从时间
上还是学者们的表述上，我们都找不到这里的华
人社区及社区词与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之

间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证明。然而，这种源自研究
实践的区分和表述，确实与从理论语言学或社会
语言学角度所作的划分和表述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社
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引进我国，首先就用之
于两岸四地及整个华人社区的语言对比研究，甚
至是以后者为载体，由这一点来说，也不妨认为二
者是殊途同归。

二、从言语社区理论到“全球华语社区”

国外语言学者最早把社会学的社区概念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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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领域。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美国语言学家
布龙菲尔德开始，相关的讨论就从未间断。布龙
菲尔德把言语社区定义为“依靠言语相互交往的
一群人”；［８］［ｐ．４５］霍凯特认为言语社区是“通过共
同的语言能直接和间接地彼此进行交往的一整群

人”；［９］［ｐ．８］而甘柏兹则认为，言语社区是“凭借共
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经常的有规则的交流，并
依据语言运用上有实义的分歧而区别于同类集团

的人类集合体”。［１０］［ｐ．３６］现在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
是，作为一个言语社区，通常应当具备人口、地域、

交际、语言、认同这样几个要素。［１１］

在我国语言学界，较早系统介绍国外言语社
区理论的是社会语言学家徐大明，他最早给言语
社区下的定义是“根据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而区
分的自然交际聚合体”，［１２］［ｐ．２］认为它“是一种符
合社会学定义的社区，同时又是一种具有语言特
性的社区，社会学的社区要素，在语言上都有相应
的表现”。后来，他又进一步介绍说：“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言语社区理论指出，语言的基本存现单位
是言语社区，活的语言都容纳在社区之中。可以
有没有标志性语言的社区，不可以有无社区依托
的语言。”“一个言语社区是一个有确定人口和活
动地点、进行频繁言语互动的社会群体。社区成
员之间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语言
上的体现就是语言变异的社会化及其社会评价。”

此外，徐氏还认为，言语社区理论“一旦全面、成熟
地发展起来，必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而
且会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取得重要地位”。［１３］

徐氏对言语社区理论的引介并未止步于此，

而是进一步与当今世界各地汉语及其运用的实际

结合了起来：“对于世界上将近十三亿的使用汉语
的人口来说，不管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汉语变
体，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认同一种汉语的标准语，

这就是在中国大陆叫做‘普通话’、在台湾叫做‘国
语’或‘华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作‘华语’的
汉语标准变体。……我们建议将汉语的标准变体
统称为华语。这样，即使地区性的规范活动已经
造成了不同的标准变体，我们仍然可以在‘华语’

的范畴内进一步区分‘大同小异’的‘华语变体’，

如‘普通话’、‘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
语’等等。”［１４］

在另一篇文章中，徐氏对“华语”作了以下的
表述：“作为一个去除其地域性特征的术语，用来
指称‘华人’的‘民族共同语’这样一个国际性规范
语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化的概念。”［１５］

把言语社区理论与上述对“华语”的认识对
接，徐氏提出了“全球华语社区”的新概念，表述为
“一个依托全球华人社会的言语社区”，［１４］由此就

把相关研究纳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而在此
后的研究中也经常出现“香港言语社区”之类的指
称形式，如苏金智《香港言语社区两文三语的格局
及其变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从华人社区到全球华语社区，反映了研究观
念的演进。仅从直接可感的部分来说，一是由
“人”转换到“言语”或“语言”，这样就有了一个视
角甚至立足点的转换，显然更贴近语言及语言研
究；二是进一步明确并强调了研究的范围，同时也
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就进一步的意义和价值来
说，把言语社区理论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及融合
研究结合起来，或者说是在言语社区理论的框架
下研究两岸四地语言的差异及其融合，一个直接
的好处是可以把相关研究纳入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之内，用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视角和方法，更多地
结合社会因素来考察和分析各自的变异以及相互

的交融，从而使这一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更
有学术意义和价值。具体说来，主要的益处有以
下几点：

第一，可以获取一些新的认识角度。确立了
言语社区的观念，把各地语言及其运用中的诸多
差异除看作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外，也看作社区变
体，由此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观
察、理解、把握和表述各地的差异及其原因、性质
等。比如，作为一个言语社区，语言的认同是一个
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很少从这一
角度来揭示造成两岸四地语言及其运用差异的原

因；进一步推而广之，还可以从全球华语社区语言
认同的角度来宏观地把握和微观地考察两岸四地

语言之间的融合。再比如，以前人们在分析各地
语言差异的原因时，往往（甚至主要是）着眼于社
会原因，但对语言本身的原因则揭示不够，而朱德
熙曾经指出：“至于台湾国语，由于长期与基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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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北京话隔绝，必然要发生变异。与基础方言隔
绝的另一后果是使它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

制约力量。所以台湾国语的不稳定的程度与普通
话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１６］这种“制约
力量”的减弱甚至缺失，应当是造成各海外华语子
社区与内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此，人们的
认识显然还很不够。

第二，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华人言语子社区语
言研究的深入展开。“‘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思
路就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

这种研究可以收集到使用中的语言，研究者可以
从实际语料中进行语音、词汇、句法方面的研究，

语言研究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得到增

强。”［１７］全球华语社区研究包括总体的言语社区
和各地的子社区这样两个层次，后者是前者的基
础，而它的研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的
质量，所以，应当花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
后者的研究来说，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本体”

的研究，二是相互间关系的研究。就前一方面来
说，以前的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中，人们多是着
眼于某一点或几点差异来展开讨论，这样的研究
虽然可以形成一些局部性的认识，但却难有全局
性的把握。正确的路径应当是先对各子社区的语
言及其运用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
再全面比较各子社区之间的差异，进而形成完整
的认识。就后一方面来看，以前多数研究者都有
意无意地把“港澳”或“港澳台”语言看作一个整体
来与内地语言进行对比，这样，在重视两地或三地
语言共性的同时，往往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它
们的个性特征。其实，港澳或港澳台既然分属于
不同的言语子社区，它们的语言自然是不同的社
区变体，因而肯定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区别。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自然应当而且可以对它们
之间的差异及融合状况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观察
和发掘。

第三，拓展研究领域，促进历时研究的展开。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两岸四地语言差异的研究基
本都是在共时平面展开的，而历时平面的视角基
本未建立，相关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展开。姚德怀
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归根结底
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

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
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１８］这里实际上是指
出有两种“史”的研究值得重视：一种是近百年来
整个汉语／华语的历史，另一种是前一种史的架构
下各华语地区汉语／华语的历史。关于这一点，周
清海说：“１９４９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
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
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
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

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各地华语又受
到不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也不同，和大陆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
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
异。”［１９］而郭熙更是指出：“汉语已经是世界性的
语言，不再为中国所独有。汉语的发展也不再是
中国内部的事情，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汉语的发
展作出贡献。”［２０］建立了全球华语社区的概念，自
然也应当有这样的视野，进而开展全球华语历时
发展演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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